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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麦饼
金飞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们村的生活和
经济条件相对落后，走的是土路，住的是茅
草房，村里不通电，没有路灯，夜晚漆黑一
片， 乡亲们使用的照明灯具就靠一盏煤油
灯。 所以，煤油灯就成了我的深刻记忆。

煤油灯造型别致，底座是个圆盘，中间
是一圆状立柱， 立柱的上端托顶着一个像
碗状的盛油的器皿，里面盛放燃油，油里放
入一根用棉花或纱线搓捻的灯芯， 灯芯的
一端露出油面 2 厘米， 照明时用火柴点燃
灯捻，小油灯立马亮了起来。 母亲是一位地
道的农家妇女，她每天辛勤劳作，农忙季节
白天同父亲一起去田里干农活， 犁耙、播
种、施肥、管理、收割庄稼；夜晚与煤油灯为
伴，纺花、织布，为全家人缝补衣服。 家里的
煤油灯，是母亲的重要照明工具。

我生来胆小 ， 天一黑就不敢出门玩
耍 ，农忙的夏秋季节 ，白天大人们干不完
的活儿 ，晚上会挑灯夜战 ，如捡棉花 、择
花生 、剥玉米等 ，我会帮助大人干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 ，哪里光线暗了 ，我就提着煤
油灯去帮着照明 。 到了冬天 ，昼短夜长 ，
母亲晚上干活 ， 我就坐在她的身边或躺
在煤油灯边 ，为了方便母亲操作 ，我就不
停地把灯捻拨亮一些 ， 去掉灯芯上的黑
渣 ，有时看到灯里没油了 ，就主动往油灯
里添油 。 “我的儿子真有眼色 ，会帮妈妈
干活了 。 ”每次听到母亲的表扬 ，我心里
乐滋滋的 。 母亲晚上纺棉花 、织土布 ，一
干就是大半夜 ，那时候没钟表 ，也不知道
几点了 ，我听着嗡嗡嗡的纺花声 ，不知不
觉就进入了梦乡。

我 8 岁那年开始上小学，白天上课，放
学后老师也会留一些作业晚上做， 家里只
有一盏小煤油灯，那是母亲的专用品。 为了
解决我写作业用灯的问题， 父亲找来一个
墨水瓶，刷洗干净，放入一些煤油，再用铁
皮做个圆筒，用纱线做捻穿入筒中，一个简
单漂亮的小煤油灯就做好了。 后来，煤油灯
头上安装了玻璃灯罩， 既增加了亮度又防
风，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改革开放后， 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村里修了水泥路， 路两侧安装了路
灯，破旧的茅草屋不见了，家家盖起了小洋
楼，卧室、客厅、厨房、洗手间的照明灯五颜
六色， 过去那昏暗无光的煤油灯时代一去
不复返。

（据《焦作晚报》）

圆圆的肉麦饼， 永康人普遍喜欢，武
义、柳城人也爱吃爱做，也是我们一家人的
共好。

我们家做的肉麦饼好吃，不是吹牛。刚
出锅时，微微的香味，用筷子在饼边戳个小
洞，香气喷涌而出，美味立马弥漫空间，口
水会禁不住分泌。咬一口，那肥肉烙化成油
的香，干菜着瘦肉的香，同时迸发，突破
嘴的防线，直入胃肠，那香爽令人难忘。

听长辈说，我爷爷的哥哥秀德，在桐琴
街头卖肉麦饼为业。 他烙的肉麦饼是全镇
最好的，买他的饼要排队。

秀德的麦饼有讲究。 面粉要白要细有
筋道 ；干菜不咸不淡不粗不细 ，非雪里蕻
不要；肉必须五花相间，取之腰条；锅必须
铁水浇制且平底，火必须是硬木烧制的白
炭烤。做工也很细腻，和面不可软不可硬，
和好还要醒一醒， 擀皮要圆要薄要均匀；
肉要手工切，干菜和肉比例很要紧，红（瘦
肉）、白（肥肉 ）、黑 （干菜 ）三色等分 ，咸淡

恰到好处；捏合时不多不少每饼 36 褶；微
火烘烤 ，锅不热饼不放入 ，入锅后饼皮微
黄再翻转。

这时我才明白， 我们家几代人都喜爱
肉麦饼，原来也是遗传。

早年我家是裁缝，不种麦，但无论麦子
多贵，总还是要买的。买了麦子拿到磨坊磨
成细粉，再买干菜与肉。兄弟姐妹就围着锅
台看妈妈或外婆烙饼。饼一出锅，一双双小
眼睛咕噜噜一齐射向砧板， 妈妈把切成数
块的饼分给兄弟姐妹。 我们那时候开心幸
福的样子至今难以忘怀。

之后，我们相继外出工作，心里却总忘
不了妈妈的肉麦饼。 每当回家，妈妈、外婆
就要给大家烙肉麦饼， 吃完每人还要带几
个。 假如是偶尔回家，自家不烙饼，妈妈也
要到街上买几个。久之，团聚有饼竟成了家
之习俗。

多年后，外婆走了，妈妈不会做了，想
吃肉麦饼就难了。我们后辈就按照长辈讲

的， 以及看着外婆以前怎么做的印象，自
己动手烙肉麦饼。 起初没有平锅，没有炭
火，都做得不大好，后来改用旧高压锅，做
出来的饼终于不再外焦里生，但味道总不
如外婆的。 后来有了恒温电饼锅，一个弟
弟给所有小家庭都买了一口， 设备好了，
加之反复操练，兄弟姐妹们一个个手艺越
来越精。

妈妈离世好几年了， 我们回老家烙肉
麦饼的习惯没变， 但负责烙肉麦饼的人变
成了姐姐和妹妹。现在姐姐妹妹也已古稀，
烙饼有点累了， 欣喜的是小辈中出现了大
爷爷秀德的传人。 她烙的肉麦饼不仅闻名
邻里，还名扬永康肉麦饼行。

现在我们的家， 不再是兄弟姐妹众多
的一个大家， 而是一个个小家相互联结的
网状大家庭。子女回父母家必须有饼，这一
传统已代代沿袭，如今又多了一个传承，即
到哪户小家，那个小家必以烙肉麦饼招待。

（据《浙江老年报》）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辛辛苦苦节食加锻炼半个月， 好不容

易减掉几斤肉，一个忍不住放开吃一顿，立
马打回原形。 有过减肥经历的人恐怕都有
这种感受，减一两难于上青天，可增一斤却
易如反掌。 难怪很多人会坚持不下去，灰心
丧气，甚至放弃。

减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除了毅力和
耐心之外，更重要的是坚持。 见过很多声称
“月瘦二十斤”，甚至可以“立竿见影”的减
肥宣传，听起来非常诱人，仿佛从他们那里
出来，立刻就能变得又瘦又美。 但无数事实
告诉我们，这种所谓的“快速瘦身”，要么立
刻回弹， 要么以健康为代价， 总归得不偿
失。

最简单的减肥办法莫过于管住嘴、迈
开腿。 很多人做不到，并不是因为技术难度

高，而是因为太慢。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抵
御住体重不断迂回反弹对你的考验。 但这
本来就不是着急的事情，需要沉住气，日复
一日地去做，一直重复到成为一种习惯，到
了一定阶段，自然而然就瘦了下来。

有个朋友就是如此瘦下来的 。 他不
像有些人那样 ，一开始疯狂锻炼 、疯狂节
食，但三分钟热度过后就偃旗息鼓。 从决
定开始减肥的那一天 ， 他就制定了锻炼
计划和饮食计划 ， 然后有条不紊地照章
执行。 中间当然有过小小的放纵，体重也
毫不留情面地予以回击。 他不急不恼，继
续坚持。 就这样几年后，在所有人的不知
不觉中 ， 他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一名身
材精干的男子。

朋友们争着向他讨教“经验”，他笑，如
果说真的有秘诀， 那只有一个， 就是不能

急。 他说，还记得小学课本上在水池里一边
注水一边放水的数学题吗？ 小时候气得抓
狂，怎么可能有这么疯狂的管理员？ 一边注
水一边放水，什么时候水池才能装满水呢？
现在想来， 用这个来比喻减肥的经过真的
再恰当不过了。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 很多人期待突然
的改变， 渴望短时间内甚至一夜之间就能
达到某种目标， 或者成为另一个全新的自
己。 不！ 从来没有这种事。 如果说我们的人
生是一个蓄水池，那么，每个人都毫无例外
地经历着一边注水一边放水的生活。 一边
减，一边加，正因为会减，我们才更要努力
地加，然后在加与减不断的较量中，艰难而
缓慢地接近目标。 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
们生活的意义。

（据《银川晚报》）

煤油灯的记忆
朱帮义

从减肥看人生
张君燕


